
罗 远 潜

罗远潜（1943 年－）广西合浦人。1943 年生，1968 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1 年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曾为《广州美术研究》

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协常务理事，广州市美协副主席，广州文艺创作研究

院艺术研究室主任，一级美术师。作品经常参加全国性重大美展及出国展览，多次荣获国

家级奖项及各种奖项，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

早年以版画知名，尔后转攻工笔人物画及写意中国画，意境与诗情并重，刻画精微，

内涵丰富，重视传统技法的钻研，广泛吸取西方美术的优秀成果，兼收博取融为一体，具

有阳刚之美及鲜明的个人风格。曾举办个展及多次联展，皆获好评，被誉为学者型画家。

其工笔重彩不论巨幅大幛，尺幅小品，皆诗情在怀，《观沧海》《天马歌》《鸿门宴》

等作品，力图画出历史之沧桑、浩瀚、博大、宽宏，运用中国古代绘画的色彩、造型、技

巧，又揉进了华夏古代历朝之雕刻、汉画像砖的朴拙浑厚的气韵与内魂；并探索运用现代

西方绘画技法与工笔重彩的融合，显现出兵阵庞大，马壮兵强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

虎”的雄阔。



精 晋 不 已 艺 必 大 成

罗远潜，男，1943 年出生于广西合浦，自小酷爱美术。1968 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在广东省某个海滨小城任教。在此期间，罗远潜一直于学业之余搞些美术创作。

1981 年，罗远潜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此时期前后，他

以版画名传画坛。他的表现南海渔民题材以及一些历史题材的版画作品，留给人们深刻的

印象。他的木刻《正气歌》《炎黄之子》等，也为他后来的历史工笔画创作埋下了伏笔。

他对历史情有独钟，平时交谈，往往是三句难离史，以史说画，以史说情，以史说人生，

使朋友受益匪浅。

罗远潜常常借古人挥管运毫以抒怀，他绘汉唐之风范，写生命之绚丽，抒胸怀之磊落，

展史诗之图卷，激民族之正气。

罗远潜在读史、研史中得来的思考和探索，促使他选定了以当代画家中较少人选择的

工笔人物画来表现其对历史的思考。他对汉唐气魄的表现手法，使他的作品是一种“致广

大”气势，而他对工笔人物画的精微刻画又使他的作品是一种“尽精微”之作。“致广大，

尽精微”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同时又是难以和谐的矛盾。罗远潜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不易

攻克的矛盾课题，在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后，他在矛盾的攻坚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取得

了瞩目的成就。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罗远潜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了。那时候，在全国和广

东省、广州市的展览会及美术读物上，经常能看到他的版画或连环画作品。七十年代末期，

罗远潜有机会进入广州美术学院深造，并在八十年代初取得了版画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

而后留校任教。1989 年，罗远潜进入人才济济的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院，任艺术研究室主

任。

罗远潜曾任《广州美术研究》主编。系中国美术协会会员，广东省美协常务理事，广

州市美协副主席，特聘广州画院画家，一级美术师。作品经常参加全国性重大美展及出国

展览，多次荣获网家级奖项。

钟情于传统文化

1990 年 8 月，罗远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画集《远潜古人物画册》。画册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罗远潜在艺术上的兴趣所在。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谁为英雄，谁为竖子，恐怕谁

也难以说清；不知怎的，近年来我竟怀负着这难以说清的心绪，以传统的手法画了一批古

人物。我画得兴奋，真诚而且投入。”在这种说不清的心绪支配下作出的选择，对罗远潜

的知识背景已作了合理的解释。

我们不应该忽略，罗远潜的大学时代曾在历史系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在当代

画坛流派粉呈、英才辈出的格局中，他显然无意于继续在版画、连环画领域与同行争一高



低。他的历史素养，使他在同辈艺术家中拥有能在古典人物画领域大显身手的潜质。换言

之，无论从学画素养还是文化积累来看，罗远潜都堪称是学者型的画家。他绝非那些司空

见惯、满足于借古人衣冠来炫耀笔墨的“才子”。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和场景的情节

安排往往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性。他所描绘的对象，往往有着特定、具体的历史依据。他

更多地从相应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氛围中追寻表现母题和表现程序。他那些取诸佛、道经典

和隋唐遗事的卷轴，更容易让人感受到华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熏陶。

众所周知，罗远潜是由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画家。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

的造型观念，以及在版画艺术中得到强烈的、黑白两极的色彩感觉，既成为罗远潜百尺杆

头更进一步的资本，同时也成为他进入工笔重彩古人物画这一最富于传统意味的表现领域

的负担。然而，罗远潜没有避难就易或勉为其难，用既有的表现语汇去削足就履，以表现

“古意”的内涵。在他的古人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借鉴了隋唐卷轴形制和石窟墓室

壁画的风神反复地尝试着把版画艺术、现代平面构成趣味，与勾线填彩的传统写实语汇融

为一体，而且十分成功。

如果说，这种风格的综合在《古人物画册》的一些作品中还带着某种试验意味而显得

“生硬”的话，那么，在他的另一批作品，如《逐鹿图》卷和《马球图》中，这种“综合”

已成功地奏出了强劲有力的和弦。显而易见，《逐鹿图》中控弦弯弓的人物行列追踪了敦

煌唐代壁画和唐三彩的轨范，猎犬和群鹿甚至还带着脱胎于敦煌北魏本生图的某些痕迹。

然而，罗远潜并不是被动地对传统的造型语汇进行趋影求形的模仿，他所着迷的是他

所理解的表现母题与蕴含于上述传统图式中的文化氛围的契合。强调对象饱满的生命体量、

在运动中突出形式的结构能力和节奏美感，使罗远潜的作品成功地对传统的审美观建立密

切的血肉连系的同时，亦有效地传扬了现代设计意念的形式美感。特别是《马球图》，着

意强化人物奔马的结构力度和运动节奏，使母题潜在的生命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罗远潜为人刚朴宽厚。他在古典人物画中追求的狞厉阳刚之美，显然与他个人的性格、

修养互为表里。赋予对象圆满的生命形式，礼赞生命，礼赞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包括那

些令人回肠荡气的古老的“传说”，这一切，使罗远潜在艺术上始终保持着锲而不舍的韧

性并由此而步入了光风霁月的境界。

历史工笔画

经过多年的实践，罗远潜走出了一条以历史为题材的工笔画路子。

罗远潜工笔重彩，不论巨幅大幛，还是尺幅小品，皆有情怀，尤其是他历年来的数幅

力作，如《观沧海》《天马歌》《鸿门宴》等，一幅接一幅，都是沥血呕心、殚精竭虑的巨

构，画家在这系列作品中，力求画出历史之沧桑、浩瀚、博大。

我们站于其作品前，不难看到，罗远潜力图研究和运用中国古代绘画的色彩、造型、



技巧，又揉进了华夏古代历朝雕塑石刻、汉画像砖的朴拙浑厚的气韵与内魂，并探索运用

现代西方绘画技法与工笔重彩的融合，凸现了兵阵庞大、马壮兵强的“大风起兮云飞扬”

的恢宏气势，表现出气吞万里的壮气。

罗远潜在其工笔重彩历史画中，重史、重诗、重意境，力求切合其时代的典型特征，

又以当代的眼光去俯瞰历史，而不是就事论事地描绘历史。在罗远潜的作品中，汉、唐两

代的题材占了大多数，作品体现出一种“汉唐风骨”。即使不是汉唐题材之作，罗远潜也

有意识把“汉唐风骨”融入其中，演绎出一种华夏风度与华夏精神，这正是罗远潜读史、

研史、画史的精髓与选择所在。比如《魏武观海图》是三国时代，《东坡射猎图》取自宋

代，《春风得意图》是田园抒情题材，而在他的笔下，皆写入一种汉气唐风的壮气。此种

汉唐气其实就是一种华夏气、东方气，这正是他的工笔语言，同时也逐渐形成罗远潜的艺

术风格与艺术内蕴。

在罗远潜选择的历史工笔画中有两个难以攻破的难题：一是历史题材豪壮气魄的追求

与工笔画精细之对立；一是史实的真实规定性与情怀抒发之对立。而罗远潜是如何突破的

呢？正是情思与诗境的追求，使他把这两种对立统一了起来，并取得了突破。

罗远潜是一位思维活跃的画家，其作品尽管以阳刚气势、场面壮阔的历史工笔画为主，

但正因为他的思绪是多向的，因而其艺术路子是宽广的。罗远潜画的是传统的工笔人物画，

然而画家并不止于安于以传统的工笔技法技巧去表现历史，他使用的，已远远超越传统的

工笔技巧，而运用了不少现代版画艺术、现代平面构成趣味与勾线赋彩的传统写实工笔语

汇融为一体。现代艺术及西方绘画的光、影、时空叠幻的观念与技法竟十分和谐地镕于其

工笔当中，使人从其作品中既看到古意史味，又潜有现代意识、现代技巧、西方绘画意念

与技法。这是罗远潜在历史人物工笔画中的一种开拓耕耘。

读罗远潜的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工笔人物画，脑海中默然涌出“现古今于须臾，抚四海

于一瞬”这一古句。前句说的是时间（古今），后句说的是空间（四海），都现于须臾瞬间

的画面。罗远潜的画正是在瞬间中吐纳历史的诗。

画仕女马球图

罗远潜画仕女马球图，已有十多年的历程，后来，他更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题材进行

探究，就像传统中国画的梅兰菊竹，多种构图，不同风格，工笔写意，横披直幅，册页扇

面皆可成画。可以想象，画时心情舒畅，没有负累，健康活泼礼赞生命。画后感觉充实，

不腻味不厌倦，像是一座刚开发的矿藏。

郑板桥有诗“各有灵苗各自探”。一直探索下去，或许还会有更好的收获。仕女画在

中国传统绘画中是一个单独的科目，有深远的渊源。苏东坡有诗云：“短长肥瘦各有态，

玉环飞燕谁敢憎！”说的正是杨玉环和赵飞燕。当今的电视荧光屏上常常看到在 T 字形台



上进行着表演的时装模特，一个个身高体长，瘦骨嶙峋，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如摇风摆柳，

那傲岸飘逸的气质倾倒着台下如醉如痴的观众。这似乎又是一种领导世界新潮流的审美时

尚。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生命的自然状态，不假修饰的真实存在才是最美

的。杨贵妃之妹虢国夫人就稍懂这一点，“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这叫“素

面朝天”，如此岂不更美。唐代妇女以健硕为美，喜户外体育运动，具有泱泱大国的气度，

马球运动便是其中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唐代妇女恰似春天的花木，得到沃土的滋养，阳

光雨露的照灌，自由地舒展、延伸着强健的枝叶，绽放出绚丽的花朵。这是种最佳的生命

状态，也是罗远潜作仕女马球图选择唐代妇女的原因。而唐代丰富的图像资料及文史典籍

则为他的仕女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形象库存及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仕女马球图之所以吸引着罗远潜不断去画，还因为在表现对象上存在着很大的反差。

从比例上看，马大人小，马匹大块的形体结构，在构图中起着稳定作用。特别是前景起着

主导地位的马，它可以左右局面，它是否画得好往往是决定因素。罗远潜一般把那匹马画

成黑马或深枣红色马，这样才压得住阵脚，才能分清主次，白马在对比之下显得更白，灰

马、花马才更好显示出它们的各自色相。

有道是“红花要用绿叶衬”，绿叶从体积上说比红花要大，但红花虽小却更引人注目，

是主体。仕女马球，马是绿叶，仕女是花，绿叶的作用是用以衬托红花的娇美的。画马要

大胆泼辣，大笔落墨，笔下生风，画出力度和狂猛的气势，为画仕女作好大的铺垫。仕女

要画出运动状态中的健捷同时兼具女性特有的娇美。马的刚猛、仕女的柔美，一刚一柔形

成对比可平添画面的生机和意趣。在不同的画幅中，罗远潜设计仕女不同的服饰和发髻。

在有些作品中，罗远潜画上仕女的披帛，用行云流水的笔致，画披帛随着奔驰击球的动势

飘舞摆动，也能使画面丰富活泼，更富于浪漫情趣。

应该说，罗远潜画仕女马球图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起码要画出两人两骑以上，才有

相互争斗呼应的场面。罗远潜在幅面较大的画中，会画上五至六骑人马，画扇面或较小的

册页时，前景画两人两骑，一主一从，作交叉状，如韩干《牧马图》的遮挡法，省去很多

东西，无须面面俱到，东西画得越少画面越精到就越耐看。在背景上则以极淡的笔墨，解

决远处奔来的一骑人马。或近处只画一人一骑，远处画两人两骑往前奔来也可以，灵活机

动。有时也可以给自己出难题，同时画几张相同组合的画，如三人三骑、五人五骑，探索

同异，锻炼构图。

办美术杂志

1980 年，罗远潜等几人受命创办《广州美术研究》杂志。它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主管的内部美术刊物，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编印。罗远潜曾任《广州美术研究》



主编。

《广州美术研究》的办刊主旨，就是介绍、记录广东省、广州市美术创作活动和当代

美术艺术家创作状态，立足挖掘和研究岭南美术历史与现状，探索新时期美术动态与走向，

弘扬岭南文化精神。

罗远潜很是专注于杂志的编撰工作，坚守着视觉审美个性和美术史料研究的专业角度，

从约稿、审稿、编稿、校对、印刷到寄发，层层严格把关。及时向局主管部门提交样稿，

让领导知晓动向。审稿专家及领导对编印内容、版式风格、印刷质量均给予好评。

《广州美术研究》就这样办了下来，一路风风光光。在外人眼里，办这样一本美术杂

志，往往会是先有文章理论，而后才有画作出世。好在，“烹调”杂志的是罗远潜等四人，

他们是“厨师”。

罗远潜等人，在办刊越来越难的今天，挺了好多年，硬生生把《广州美术研究》保留

了下来，积攒了极好的声誉。倘若挤不出时间来作些画，能怪谁？而他们几个，也办了杂

志，也画了画，也联展了画，齐头并进。幸子画画，算的是总分，要走到最后才算数的。

有业内人士对罗远潜的做事风格进行了精彩点评：

他，硬硬沉沉重重，戛戛有声，上古骨气，一泻笔端，精雕细描中，有雄风在；叙事

绵绵中，有感情在。力，是追求的审美走向；沉，是深蕴的气质内含；实，是张扬的技法

特征。远看近看，毕竟是南方一条汉子！

是不是有点梁山好汉的风骨与风范？

有人把画画的人比作朝圣的苦行僧，孤身行大漠中，苍茫而孤寂，风沙饥渴，方向难

辨。但如能坚定信念，天上的日月星辰皆可为向导，只要坚持，自可穿越戈壁，踏上阳关

大道。有时经过长途跋涉，也有精疲力竭的感觉，那也不妨“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

停下脚步，稍事歇息，欣赏一下眼前满是生机的自然风物。绘画创作过程，伴随着画画者

的人生历程，永远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本人提供的资料改编）


